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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中东社会中，女性基本处

于依附于男性的地位。尽管伊斯兰教通

过一系列宗教法规赋予了广大穆斯林女

性一定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古兰经》

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男性对女性拥有绝

对的权威。如男子可以娶四妻，女性出

门必须戴面纱等等。因此，在信奉伊斯

兰教的阿拉伯社会，真正的男女平等实

践显得举步维艰。

二战之后几十年间，随着阿拉伯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地位有了较

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西方和一些发展

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今

“阿拉伯之春”虽然几乎席卷了整个阿

拉伯世界，并且导致了突尼斯、埃及、

利比亚和也门的政权更迭，但女性作为

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社

会地位并没有因此有太多的改善。

诺贝尔和平奖光环下的尴尬

就在不少人为“阿拉伯之春”欢呼

之时，今年4月，埃及裔美国专栏女作

家莫纳·艾塔哈维撰文，猛烈抨击女

性地位丝毫没有因为“阿拉伯之春”

而改善，“除非我们的怒火从对总统

府里的压迫者转向大街上和我们家里

的压迫者，否则我们的革命根本不算

发生过”。

联合国妇女署今年3月发布的

《2012年妇女政治版图》承认，“妇女

在‘阿拉伯之春’当中发挥了核心的作

用，但这一作用并未转移到实质性的参

政方面。”20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由三

位来自西亚非洲地区的女权主义者分

享，其中之一是来自也门的39岁民间人

士塔瓦库勒·卡曼。卡曼表示，她把这

个奖献给“也门革命中的青年”，并说

获奖是也门反对萨利赫运动的胜利。不

过，虽然卡曼是也门街头抗议活动的主

要组织者，但总统萨利赫被迫交权的主

要原因并不是街头运动，而是部落矛盾

与外国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萨利赫倒

台后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

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全球性别差距报

告》中，也门在136个被调查国家中依

然排名倒数第一。也门55%的女性是文

盲，79%没有工作，301名议会议员中只

有一位女性。

同样的尴尬还发生在埃及。去年

1月底的开罗解放广场上，女性抗议者

是其中最靓丽的风景线。然而当穆巴拉

克被迫下台之后，革命者们论功行赏时

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女性革命伙伴。在今

年1月选举产生的埃及议会下院中，508

名议员中仅有十名妇女，还不到2%。

而在穆巴拉克时代，女性议员的比例是

12%。英国《经济学人》分析说，在某

种意义上，这是对穆巴拉克式“妇女解

放”的报复，穆巴拉克和他的夫人被认

为用妇女参政作为民主的装饰，那些被

配额制推上位的妇女不过是政治棋子。

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赢得埃及总

统大选后，承诺任命一名女性和一个基

督教徒为副总统。但据透露，穆尔西可

能提名五位副总统，从而弱化女性代表

“阿拉伯之春”后，女性命运改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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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女运动员参

加伦敦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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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督徒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为避免

穆尔西在任期内意外死亡后由女性或基

督徒接任总统，穆兄会将尽可能维持现

有宪法条款，即“由议会发言人继任总

统”。比穆兄会还要保守的萨拉菲派光

明党在其竞选资料中将女候选人的头像

用花来代替，因为萨拉菲派反对在公共

场所展示妇女的照片。就是这样一个保

守政党最终在埃及下议院赢得25%的席

位，成为仅次于穆兄会的第二大党。

伊斯兰主义重新崛起，女性成牺牲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之春”

是阿拉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火

拼，最大受益者是伊斯兰主义，其代表

就是埃及的穆兄会和突尼斯伊斯兰复兴

党。在旧政权垮台之后，他们相继赢得

大选上台执政；而穆巴拉克、卡扎菲、

巴沙尔等都属于世俗主义派，显然属于

这场革命的失意者。伊斯兰主义的重新

崛起，意味着阿拉伯女性的世俗权利可

能开倒车。

“阿拉伯之春”后，伊斯兰势力

的强势崛起令外界担心中东的全面伊斯

兰化，特别是在埃及这样一个阿拉伯世

界的核心国家。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

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穆尔西在就

职演说中，并未明确表示是否施行沙里

亚法。埃及不少媒体和学者担心，未来

的埃及也将出现沙特一样的宗教警察，

女性出门必须戴头巾。而在穆巴拉克时

代，政府并无强制要求女性戴头巾。

在经历一年多的动荡后，叙利亚

的巴沙尔政权摇摇欲坠。其实，巴沙尔

在过去16个月中，多次向反对派妥协，

其中就包括在骚乱第二个月颁布法令，

宣布不再禁止穆斯林女性在校园内戴面

纱。笔者去年底曾分别在巴沙尔政权的

大本营大马士革和反对派的大本营霍姆

斯考察。在大马士革，虽然也有女性戴

头巾，但几乎看不到戴面纱的女性。商

业区的临街橱窗里，甚至摆了不少充满

挑逗意味的女性内衣。而在霍姆斯，热

情的当地人欢迎你去家中做客，但坚决

拒绝女眷出面接待陌生客人。

利比亚在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后，

虽然伊斯兰势力输掉了刚刚结束的大

选，但“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

在班加西宣布全境“解放”时，许诺的

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卡扎菲政权对一夫多

妻的限制，允许男性按照伊斯兰教法最

多娶四个妻子。但千万不要以为卡扎菲

就是女权主义者了。在他统治时期，受

过性侵犯或有“道德犯罪”嫌疑的女性

都被关进“社会康复中心”。这里实际

上是监狱。除非有男子表示要娶她们，

或者她们的家庭愿意接纳她们，她们才

能出去。被利比亚人视为大英雄的贾利

勒有关一夫多妻的言论，伤透了不少利

比亚女性的心。笔者去年底在班加西、

米苏拉塔等地做了不少随机采访，超过

九成的利比亚女性不同意丈夫娶多个妻

子，不少女性甚至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

贾利勒。

在“阿拉伯之春”中躲过一劫的沙

特，虽然去年开放了女性投票权，最近

也破天荒地允许女性运动员参加伦敦奥

运会，但是在这个保守的中东国家，女

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在驾车、旅行、就业甚至接受医疗手术

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

阿拉伯女性呼唤自己的“布瓦吉吉”

总部位于的黎波里的非政府组织

“利比亚妇女之声”负责人说：“利比

亚女人在革命中也是牺牲者，她们被强

奸，她们被打死，她们也是革命的参与

者。然而当革命胜利之后，她们非但没

有得到奖赏，反而失去了更多。她们连

做母亲和做妻子的权利都要被限制，我

们觉得这是对这场革命巨大的讽刺。”  

艾塔哈维甚至提出阿拉伯女性也

需要自己的“布瓦吉吉”。2010年12

月，突尼斯的小贩布瓦吉吉以自焚的方

式抗议警察的粗暴执法，以自己的生命

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大幕。艾塔哈

维表示：“那些在革命中奔走呼告的女

性必须先经过布满性侵犯威胁的地雷

阵。践踏我们的有原来的统治者和他们

的奴仆，而更可悲的是还有我们的革命

战友。” 

据埃及妇女权利研究中心公布的

最新数字显示，大约86%的埃及女性表

示自己遭遇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性

骚扰；60%以上的埃及男性承认实施过

性骚扰。革命后，埃及的性骚扰问题

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还带有明显的政

治色彩。去年11月，艾塔哈维本人就

曾在解放广场的抗议中，受到至少四

名埃及防暴警察的性侵犯。据说，男

人们是想用这种方法，阻止她们上街

参加民主游行和示威活动，而是让她

们永远待在家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

活。这正是革命后埃及宗教势力抬头后

的整体社会环境所要求的，与埃及的政

治和社会生态相吻合。7月中旬，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在对埃及的访问中特别关

注到了女性的权益。美国官员说，“她

（希拉里）在与穆尔西总统的对话中想

确认，埃及女性的权利和机会在新宪法

中得到尊重和保护。”

难以想象，革命后的埃及甚至依

然存在“贞操测试”这样的荒唐现象。

去年3月，在一次抗议活动中，以萨米

拉·易卜拉欣为首的多名女性抗议者在

遭到警察囚禁后被扒光衣服，然后被要

求在士兵面前接受军医的处女测试。埃

及军方人士辩称，这是为防止她们以后

谎称自己遭到军方性骚扰或强奸，此举

是为了证明她们一开始就已不是处女之

身。尽管法院裁定废除“贞操测试”，

但涉事军医却被无罪释放。

艾塔哈维忧伤地说：“萨米拉就

是女性中的布瓦吉吉，这是一个女人

单枪匹马对一个仇视女性的社会发起

的革命。但是，请不要让她也付出生

命的代价。”


